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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是由 25%的干物质
（IJ）和75%的水（IK）

构成的。据说，大脑组织的
85%是水。

我们会假定溶解结构是
个反应调节器，调节着人体的

所有功能。下面，我们就按照
这个旧模式来研究一下人体，
假定人体的水分仅仅是一种
溶剂，一种填充空间的材料，
一种运输工具。这种观念与用
试管做化学实验没有什么不
同，我们没有赋予溶剂别的功

能。人类有了系统的知识后，
通过教育一代代地传递承袭，

我们的现代医学认识就源自
这里。我们把溶质视为调节
器，把水视为溶剂和体内的运
输工具，仅此而已。今天，我们
甚至还会把人体视为一支大

“试管”，装满了各种不同性
质的固体物质，水只不过是无
足轻重的“填充材料”。

在科学中，人们认为只
有溶质（LÇ*IZM1

NJ. OMPQ1NJ&

M91A）才能调节人
体的各种活动，调节人体对
水分（溶剂）的吸纳。人们普
遍认为，人体能自动调节水
分的配置。水无处不在，不花
钱就能得到，身体决不会亏
待自己，一缺水就会补足。

有了这样的错误认识，

人们在进行应用医学研究时
全都盯着一个方向：找到致

病的“特殊”物质。因此，只要
医生怀疑患者有什么异常或
波动，在没有提出清晰、明确
的治疗办法前，先用化验来查
找病因。因此，除了用抗生素
治疗细菌感染外，所有治疗方
法都是为了减轻患者的症状，

却治标不治本。一般来说，高
血压是治不好的，一个人只要

得了高血压，终生都得服药；
哮喘病也是治不好的，一旦得

了哮喘病，吸入剂就得形影不
离；消化道溃疡是不能根治
的，病人必须随时携带抗酸
剂；过敏症是治不好的，必须
依赖药物控制；关节炎是治不
好的，病人迟早会成为跛子；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对水有这样一种根
本性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
“口干”是身体缺水的表现，
进而推断，只要“口不干”，
就说明人体内水分充足，运

行良好。从医学上讲，这是十
分荒谬的，足以使人误入歧

途。人们为治病耗费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却找不
到一劳永逸的防治办法。

我曾经对 3000多名消
化道溃疡患者做过临床观察，
只用水治病，并将结果公之于
众。在整个医学界我第一个发

现，这种 “经典疾病”对
水———做出了反应。从临床角
度看，这种现象与饥渴症很相
似。在同样的外部环境和临床
条件下，水对别的“疾病”好
像也起作用。大量研究证实了
我的临床观察。人体内有一个

完整的信号系统，能够发出复
杂的缺水信号，每当缺水时就
会自我调整。

综合临床研究和文献查
询，我认为，想要战胜“疾
病”，就必须改变当今主导人
体应用研究的模式。现行的临

床医学显然是建立在错误的
假设和不准确的前提上的。否
则，人们怎能长期忽视或视而
不见水代谢的紊乱问题？迄今
为止，人们一直认为，“口干”
是脱水的惟一信号。我刚才解
释过，“口干”是身体极度脱

水发出的最后信号。在发出
“口干”信号前，脱水已经存
在了，并且危及到身体健康。
早期的研究者已经发现，即便
身体其他部分相对脱水，为了
咀嚼和吞咽食物，口腔也会分
泌唾液。

当然，只有长期、持续缺
水才会引发慢性缺水症。缺
水症和其他紊乱性疾病有相
似之处，比如，缺少维生素 C
的人容易得败血症，缺少维
生素 Ｂ 的人容易得脚气，缺
少铁元素的人容易患贫血，

缺少维生素D的人容易患佝
偻，治疗这些疾病，最好的办
法就是缺什么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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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扬性解放的 60年

代，韦德大力推动健美运动的
色情效应，而阿诺成了他最主
要的工具。1969年3月，韦德
宣布发行新更名的 《美洲先
生：阳刚男人的健美杂志》第
一期。这一杂志的内容远远超
出了关于健美运动员的报道。

它承诺不仅报道关于训练的
消息，还会包括：“什么样的
体型更显阳刚气质，什么样的
发型最好看，如何设计未来，
以及，如何在美女面前变得强
壮无比。”
《美洲先生》成了一本关

于生活方式的杂志。为了推
行这一思想，阿诺是最合适
的人选。这基本上是一本阿
诺的杂志：如果他不出现在
封面上，那么肯定在主要文
章里面会被提到。他不仅是
图片和文章的主角，也是为

韦德的一系列产品做广告和
促销的主角：维他通，高含量
铁和维他命 B补品，神秘的
M.D.XR7减肥计划，减肥滚
筒和减肥弹力束腰，维他命-
矿物质100片。

这份杂志讲述了这样一

个故事：韦德在迈阿密遇到了
沮丧不已的阿诺，他刚刚在宇
宙先生比赛中失利。在那儿，
阿诺倾诉了自己的不安全感，
这种倾诉能引起年轻读者的
共鸣。韦德十分同情阿诺，不
仅因为他在宇宙先生争霸赛

中未能夺冠，还因为他在情场
中的失意。“唉，我不再像以
前那样频繁地跟女孩子约会
了。”据说阿诺这样对那位健
美运动经纪人说道，“也许是
我的大块头让她们感到有压
力，让她们隐隐感觉不舒服。

也许约会让我无法真正得到
快乐，我才刚刚20岁，我当

然不想错失我的美好时光。”
“你不会错过的，阿诺。”

韦德的话被引用在此，“我们
现在的原则就是把你粗壮的
大腿变成有活力的肌肉，这

样你的整个身体就变成了各
个部分的总和……它不仅仅
有非凡的胸脯、胳膊或者后
背，而且是整个非凡的你。我
们 需 要 用 新 的 技 术 来 训
练———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来塑造你的大腿，想知道这个

方法吗？”
“尽力来对付我吧，宝

贝！”阿诺说，这时他居然流
利地讲起了美国谚语，“我这

110公斤腿肉就交给你了。”
韦德改造阿诺首先从他

的发型开始。“他刚来加利福
尼亚时，发型乱七八糟，显得
老土又过时。”杂志上这样写
道，“韦德建议他去找一位好
莱坞发型师。”

韦德在他的另外一份主

要刊物的刊名上，添加了
“力量”一词，变成《肌肉运
动与力量》。这本健美运动
的核心刊物也记录了阿诺追
寻男子汉气概的过程。“在
以后的几个月和未来几年里
……在韦德的各种杂志上，

你将看到大量关于阿诺·施
瓦辛格的文章和图片，”杂
志的主编们宣布说，“因为
乔·韦德正在致力于创造又
一个不朽的英雄。”

阿诺比其他上过杂志的
健美运动员都要年轻，对年轻

读者来说，他是一个天然模
特。这些杂志报道近乎厌恶女
人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却被视
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典范。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利用韦德
的诀窍，阿诺不仅从体型上改
变了自己，而且令自己更加性

感。他成了韦德的首席专家，
洞察男性“性”的奥妙。“工
人养的孩子最多，不管怎么
说，他们在性方面都是最棒
的。”他的一张面带微笑的照
片置于文章旁边。
“他 （阿诺） 变得跟原

来的他迥然不同，” 摄影师
泽勒在《美洲先生》中讲道，

“我们一到沙滩上，美女们
就从别人身边跑向他，就像
蜜蜂飞向花儿，把她们的同
伴丢在一边，来追求这个象
征着‘肌肉’的男人。他非
常阳刚，身材非常健美，又
非常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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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真正在电脑上修改一

份材料，表妹吴晓露闪进门
来，手在她肩头一拍：“姐！”
袁真惊得一颤，回头瞟一眼，
不高兴地道：“死鬼，吓我一
跳。”

吴晓露比袁真只小四
岁，但看上去只三十出头的

样子，穿红色的紧身毛衣和
紧绷绷的蓝色牛仔裤，曲线
十足，活力十足，也性感十
足。她眼睛轻飘飘地一乜，
说：“我又不是你领导，你吓
得着吗？好久不见，特意来看
看表姐。”袁真说：“我有这

么大的面子？来看你的初恋
情人的吧？”吴晓露说：“你
不识好人心，我哪有心思看
他？”袁真说：“我晓得你是
来看我的笑话的。”吴晓露
说：“你这是什么话？我如此
清高的表姐，会为了一官半

职寻死觅活？与性格不符嘛！
不过，要是我，哼，既然你们
都误会我，我就假戏真做，不
答应提拔我，我就不从楼顶
下来！”袁真说：“幼稚，即使

当时答应了，等你下楼之后，
还可以不作数的，非但提拔
不了，还得背一个要挟组织
的恶名，成为大家的笑柄。”
吴晓露说：“我看你才幼稚，
你看那些提拔的人，有几个
不跑不送的？有谁像你一样

等着天上掉馅饼？手段不重
要，关键是结果。”袁真说：
“看来你是专程来给我上课
的。”吴晓露摇摇头：“从我
知事起，我妈就念叨要我向
你学习，我哪有资格当你的
老师？我只是觉得，你在市委
机关呆了十几年了，竟然从
没有主动登过领导的门，真

是资源浪费！这方面你还真
得向姐夫学习。”袁真不想
与她讨论下去，微微一笑。

袁真话出有因。表妹吴
晓露本是个心气很高的女

子，做什么都争胜好强，无奈
从小到大，事事都要输表姐
一筹。表姐的好几乎天天挂
在母亲的嘴上，也成为母亲
数落她的重要缘由。吴晓露
一方面很讨厌听到表姐的名
字，另一方面又暗暗地将表

姐当作了一个超越的标杆，
一个竞争的对手，以至于她
的婚姻也受到了影响。她先
后谈了好几个男朋友，直到
遇见娄刚，才下了成家的决
心———虽然她当不了兵，也

要找个当警察的老公，似乎
这样就不会输表姐太多。那

年听说表姐提了主任科员，
她竟然发誓，她不当上科级
干部就不登表姐的门。表姐
若是去她家，她就躲着不见。
袁真觉得好笑，觉得她孩子
气。没想到功夫不负有心人，
吴晓露果然被提拔了，当了

卫生局的办公室主任。
吴晓露笑道：“这一次，

谁先当上处级干部，还真不
一定呢。姐，咱们比一比？”
袁真觉得好笑：“有意思吗？
发生了这场风波之后，你以
为我还有戏？” 吴晓露说：

“我相信事在人为。不过，你
要是不改变为人处世的态
度，确实没戏。”袁真摇摇
头：“所以，我不作任何指
望。”

吴晓露的手机嘟的响了
一声，她低头查看了一下，眉

开眼笑：“嘿嘿，姐，你猜猜
谁给我发了短信？”袁真道：
“你狐朋狗友那么多，我晓得
是谁？”吴晓露朝天花板指
了指：“吴大德秘书长！”袁
真一愣：“你们有交往？”吴
晓露点点头：“嗯，才认识不

久。我们局长请他吃饭，是我
在湖天大酒店安排的，我还
陪他喝过交杯酒，他对我的
印象很好。”

袁真就问她是什么信
息，吴晓露说是好笑的段子，
有点黄，她这正人君子听不

得。吴晓露坐不住了，说要去
拜访拜访秘书长，关系搞好
了，对表姐也有好处。袁真想
说什么，咬咬唇忍住了，起身
送吴晓露到门口，轻声道：
“晓露，跟领导交往，要有分
寸，你各方面都要小心。”吴

晓露一笑，大大咧咧：“姐你
这人就是多虑，我还用得着
你交待？也许我要小心他，也
许他要小心我呢！”

HIJKLM

醒来时，樊松子觉得身子

木然一片。她躺在病房里。一
个护士探过头来，“你醒了？
恭喜你生了个大胖丫头，有 8
斤重呢。”

樊松子茫然地望着她，良
久回过神来，用手摸摸肚子，
那里不再是高山，而是丘陵

了。她急切地抬起头，“孩子
呢，我的孩子呢？”

护士慌忙按住她。“孩子
洗澡去了。您别着急。送来的
时候，情况很紧急，是刘医生
给您做的剖腹产手术。麻药快
散了，您可能会感觉有点疼。

需要加止痛泵的话，就和我
说。不过上止痛泵期间，不能
给孩子喂奶。”

樊松子摇摇头，将头安放
在枕头上。孩子，她终于又有
个孩子了。一个女孩。虽然不
是像成成一样的男孩，她也很

满足了。她是自己和老宋的孩
子呵，和成成有着相同的血
源。

想到老宋，她突然记起
来，那个黑乎乎东西上黑乎乎
的一长条。樊松子感觉一阵眩
晕。好冷呵，身子不受控制地

发起抖来。
杨主任抱着个尿壶进来，

看见她，惊喜地叫道：“哎呀，
你醒了，可吓死我了。老天保
佑，孩子很平安。一出来就哇
哇地大哭呢……”
“杨主任，老宋呢？”樊松

子无助地拉住杨主任的衣襟。
“你别多想了。刚生完孩

子，好好休息。其他的事，我们
都会给你办好的。等会孩子送
来，你就可以给她喂奶了。”
说着，杨主任走了出去。门外
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

樊松子闭上眼睛。两行
泪，从眼缝间溢出来。不一会
儿，门外传来喧哗声，夹杂着

杨主任压低嗓门的说话声。两
位穿制服的民警走进来。“你

好。有些情况我们需要问一
下。”一个矮个民警走到床
前，拿出一个记录本来。樊松
子睁大眼睛，看着他。
“您家里昨晚发生的火

灾，是有人刻意纵火。我们已
经找到嫌疑人，她承认了纵火

的事实。据她说，她和你的爱
人有过感情纠葛，曾打算在你
们离婚后结婚，但后来你的爱
人变卦了。她还说，曾给您写
过三封信，这些信现在还能找
到吗？”

樊松子无言地望着他们，
摇摇头。

“她说，不知道你住在医
院里。她本来是想……”矮个
民警身后的高个民警拦住了
他的话头。“她说，你的爱人
一直不同意离开你和她结婚，
她才出此下策。在你家门口纵
火后，她看到火在屋里烧起

来，才从楼下离开，回去后喝
了安眠药。第二天早上，被她
的姐姐发现，送到医院抢救过
来了。具体的情况，我们还要
做些调查，希望您能配合。”

樊松子望着他，摇摇头。
两位民警让她在记录本

上按个手印。她的手没有一点
力气，后来是杨主任捉住她的
手按的。那枚手印猩红，刺目。

杨主任将两位民警送出
门。她听见民警对杨主任说：
“看她好像情绪不太对劲，您
注意一下。通常这种情况下，

当事人很容易歇斯底里的。”
杨主任连连说“好的，好的”。

民警刚走，护士推着一辆
推车进来了，问：“樊松子
吗？”

樊松子点点头。护士返身
从推车里抱出一个蜡烛包状

的东西，放在樊松子的身边。
“喏，您的小姑娘，长得很可
爱，头发可好了。”

樊松子伸过手去，将蜡烛
包紧紧揽住，微微侧过来。樊
松子看见了一张红嘟嘟的小
脸，闭着眼睛，小嘴在不停地

嚅动。一股热流涌进她的身
体，直扑进眼眶。

她使劲地咬住下嘴唇，将

孩子挪近自己的怀里，微微
侧过身，掀起上衣，将孩子的
嘴靠近乳头。仿佛有感应似
的，孩子一下子用嘴噙住了
乳头，用力吸吮起来。樊松子
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她不
知道这疼痛来自哪里，腹部，

乳头，还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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